
        

水
中
奇
景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葉
雅
琪 

 
 

站
在
岸
邊
，
看
著
清
澈
的
海
水
，
我
心
裡
既
興
奮
又
期
待
。
今
天
，
終
於
有
機

會
和
爸
爸
、
媽
媽
一
起
享
受
浮
潛
的
樂
趣
。 

 
 

我
們
依
照
教
練
的
指
示
，
做
好
下
水
的
準
備
。
這
時
，
眼
前
爬
過
一
隻
螃
蟹
，

速
度
時
而
快
，
時
而
慢
，
好
有
趣
！
教
練
說
：
「
這
裡
的
生
物
很
多
，
等
一
下
大
家

要
張
大
眼
睛
，
仔
細
的
看
呵
！
」 

 
 

教
練
帶
著
大
家
往
淺
水
處
出
發
，
每
個
人
都
低
著
頭
，
努
力
的
往
水
裡
找
。
海

膽
全
身
布
滿
尖
尖
的
刺
，
在
水
中
慢
慢
的
移
動
；
藏
在
暗
處
的
河
豚
，
以
為
我
們
是

敵
人
，
身
體
立
刻
鼓
成
吹
飽
的
氣
球
，
準
備
抗
敵
；
海
星
像
是
熱
情
的
主
人
，
張
開

手
，
迎
接
我
們
的
到
來
。 

 
 

接
著
，
我
們
往
深
一
點
的
海
水
前
進
，
往
下
一
看
，
哇
！
這
是
我
從
沒
見
過
的

景
象
：
海
裡
布
滿
了
各
式
各
樣
的
珊
瑚
，
在
陽
光
的
映
照
下
，
閃
閃
動
人
；
五
顏
六

色
的
熱
帶
魚
在
水
裡
開
舞
會
；
可
愛
的
小
丑
魚
和
海
葵
玩
捉
迷
藏
。
還
有
更
多
不
知

名
的
生
物
在
身
旁
游
動
，
我
好
像
進
了
不
斷
變
化
的
萬
花
筒
。 

 
 

回
到
岸
上
，
忍
不
住
埋
怨
時
間
過
得
太
快
，
讓
我
來
不
及
抓
住
水
中
的
每
一
幕

奇
景
，
只
好
期
待
下
次
的
造
訪
。
臨
走
前
，
回
頭
看
著
海
浪
一
波
波
湧
來
，
像
在
依

依
不
捨
的
對
我
說
「
再
見
！
再
見
！
」 

         

   



        

特
別
的
滋
味 

 
 

「
爸
，
我
肚
子
好
餓
！
」
媽
媽
身
體
不
舒
服
，
躺
在
床
上
休
息
，
弟
弟
只
好
向

爸
爸
求
助
。 

 
 

「
沒
問
題
，
包
在
我
身
上
。
」
不
知
道
哪
來
的
勇
氣
，
我
竟
然
自
告
奮
勇
。
原

本
面
有
難
色
的
爸
爸
，
這
時
也
說
：
「
好
！
我
來
幫
忙
。
」 

 
 

我
們
從
冰
箱
裡
找
出
蛋
、
白
飯
、
火
腿
和
玉
米
粒
，
準
備
大
展
身
手
。
平
時
，

我
最
喜
歡
看
美
食
節
目
，
媽
媽
做
飯
時
，
我
也
常
常
在
廚
房
幫
忙
，
今
天
能
有
機
會

和
爸
爸
一
起
下
廚
，
心
裡
真
是
又
緊
張
又
興
奮
。 

 
 

我
先
把
蛋
打
好
備
用
，
爸
爸
把
火
腿
切
成
小
丁
，
接
著
小
心
翼
翼
的
開
火
、
熱

鍋
、
倒
油
；
我
慢
慢
的
把
蛋
汁
倒
進
鍋
子
裡
，
很
快
的
，
廚
房
飄
出
陣
陣
蛋
香
，
弟

弟
忍
不
住
拍
手
叫
好
。 

 
 

正
在
得
意
洋
洋
的
時
候
，
爸
爸
驚
覺
火
太
大
了
，
趕
緊
把
火
苗
關
小
一
點
，
我

也
不
停
的
翻
動
鍋
鏟
，
蛋
才
沒
有
燒
焦
。
爸
爸
接
手
把
火
腿
放
進
鍋
裡
，
炒
出
香
味
，

加
入
白
飯
和
玉
米
粒
拌
炒
，
一
陣
手
忙
腳
亂
後
，「
黃
金
玉
米
火
腿
蛋
炒
飯
」
終
於

大
功
告
成
。 

 
 

「
哇
！
好
香
！
」
不
知
道
什
麼
時
候
，
媽
媽
竟
然
來
到
廚
房
門
口
，
還
不
忘
細

心
的
提
醒
我
們
：
「
撒
點
蔥
花
會
更
漂
亮
！
」 

 
 

媽
媽
的
話
剛
說
完
，
弟
弟
便
迫
不
及
待
的
扒
了
一
大
口
，
臉
上
的
表
情
卻
越
來

越
怪
，
指
著
蛋
炒
飯
說
：
「
爸
，
怎
麼
沒
有
味
道
？
」 

 
 

媽
媽
連
忙
吃
了
一
口
，
點
點
頭
說
：「
雖
然
忘
記
放
鹽
巴
，
這
卻
是
我
吃
過
最

有
『
味
道
』
的
蛋
炒
飯
！
」
逗
得
我
們
全
都
笑
了
。 



率
真
的
白
毛
阿
婆                

李
潼 

從
我
懂
得
觀
察
特
徵
去
認
人
，
白
毛
阿
婆
就
已
經
有
一
頭
銀
亮
的
白
髮
。
那
時
，
我

大
概
只
有
七
、
八
歲
，
有
一
陣
子
還
以
為
她
是
天
生
白
，
因
為
白
髮
的
老
太
婆
這
麼
多
，

為
何
獨
有
她
被
稱
呼
「
白
毛
阿
婆
」
？ 

後
來
，
我
又
見
識
許
多
白
髮
的
人
，
一
頭
銀
絲
比
她
更
旺
也
更
亮
；
但
是
她
給
我
的

印
象
最
深
刻
，
因
為
沒
人
比
她
更
率
真
，
率
真
得
可
愛
又
好
笑
。 

白
毛
阿
婆
一
家
三
代
磨
豆
腐
，
在
我
們
那
個
鄰
里
，
就
數
她
家
最
早
熄
燈
、
最
早
起

床
。
她
的
一
群
兒
孫
各
個
勤
奮
，
豆
腐
店
越
開
越
大
，
還
作
起
五
香
豆
乾
的
相
關
企
業
，

她
實
在
沒
必
要
跟
著
起
大
早
，
肩
挑
兩
箱
豆
腐
出
門
叫
賣
。
白
毛
阿
婆
偏
是
閒
不
住
，

「
怕
骨
頭
硬
了
，
坐
出
一
身
病
痛
」
、
「
在
店
裡
管
東
管
西
，
惹
人
嫌
」
。 

小
時
候
，
我
喜
歡
賴
床
，
「
不
到
最
後
關
頭
，
絕
不
輕
言
犧
牲
」
，
總
是
逼
到
遲
到

前
趕
著
喝
稀
飯
；
稀
飯
滾
燙
，
而
學
校
的
噹
噹
鐘
響
如
魔
音
傳
腦
，
急
，
全
家
人
跟
著
我

著
急
。
幾
乎
都
在
這
時
候
，
白
毛
阿
婆
挑
著
空
箱
子
兜
回
來
了
。 

有
一
回
我
滿
頭
汗
的
跺
腳
喝
稀
飯
，
看
她
走
近
，
吹
氣
問
她
：
「
阿
婆
，
妳
吃
飽

未
？
」
她
笑
瞇
瞇
接
了
我
的
飯
碗
，
三
兩
口
喝
光
：
「
正
好
，
阿
婆
舌
頭
老
，
不
怕
燙
，

幫
你
吃
。
」
還
舀
起
前
院
那
口
蓄
水
缸
的
泉
水
把
碗
筷
洗
淨
，
催
我
快
走
。 

鄉
人
打
招
呼
，
喜
歡
問
：
「
吃
飽
未
？
」
白
毛
阿
婆
是
個
率
真
的
人
，
吃
飽
便
罷
，

尚
未
吃
，
她
大
步
一
跨
，
取
來
碗
筷
，
呼
嚕
嚕
吃
起
來
。
直
到
我
們
遷
離
那
個
鄰
里
，
她

真
就
和
我
們
共
進
早
餐
好
幾
回
。
事
情
傳
開
來
，
我
們
才
知
道
有
這
種
遭
遇
的
人
家
還
不

只
二
、
三
十
家
，
每
家
人
談
著
，
都
睜
眼
憋
住
笑
。
據
說
，
在
我
們
那
地
方
，
打
招
呼
的

問
候
語
改
成
：
「
你
要
去
哪
裡
？
」
是
白
毛
阿
婆
的
「
功
勞
」
。 

白
毛
阿
婆
的
作
為
，
是
對
是
錯
，
很
難
定
論
，
因
為
她
率
真
的
舉
動
有
違
常
情
卻
又

無
傷
大
雅
；
不
過
有
一
點
是
可
以
確
定
的
，
她
給
我
的
印
象
深
刻
，
尤
其
看
見
虛
假
做
作

的
人
時
，
我
居
然
有
些
懷
念
她
。 

 

 
 



 

生
活
中
的
一
種
修
行     

  

潘
文
山 

前
幾
天
一
位
朋
友
來
訪
，
因
她
長
時
間
都
在
花
蓮
很
難
得
有
機
會
回
台
北
，
於
是
我

撥
了
一
天
的
時
間
陪
伴
她
。
我
原
本
認
為
她
是
公
事
煩
悶
才
上
台
北
找
朋
友
透
透
氣
，
但

基
於
隱
私
權
我
並
沒
有
刻
意
探
詢
她
來
台
北
的
用
意
。
一
路
上
我
一
直
找
機
會
開
導
她
、

鼓
勵
她
，
並
且
還
和
她
說
了
一
些
佛
教
因
緣
等
話
題
，
但
她
始
終
是
心
事
重
重
。 

直
到
晚
上
吃
飯
的
時
候
她
告
訴
我
，
她
很
困
惑
不
知
道
如
何
決
定
，
我
問
她
可
否
讓

我
知
道
困
惑
的
原
因
？
她
淡
淡
的
笑
著
說
：
謝
謝
我
一
路
上
的
安
慰
。
原
來
，
公
司
突
然

要
調
她
回
台
北
，
她
覺
得
非
常
不
習
慣
也
捨
不
得
花
蓮
的
朋
友
。 

 

她
的
一
番
話
突
然
讓
我
感
覺
到
原
來
自
己
在
成
見
之
中
，
自
我
的
觀
念
很
重
，
真
是

謝
謝
她
。 

送
她
到
機
場
後
，
我
搭
乘
一
部
計
程
車
，
並
且
說
明
要
去
的
地
點
。
司
機
問
我
：

「
要
走
最
短
的
路
，
還
是
走
最
快
的
路
？
」
我
當
時
不
解
的
說
：
「
最
短
的
路
不
就
最
快

的
路
嗎
？
」
司
機
很
專
業
的
回
答
：
「
當
然
不
是
。
現
在
是
下
班
的
時
間
最
短
的
道
路
會

塞
車
，
所
以
可
能
要
用
比
較
長
的
時
間
。
如
果
你
趕
時
間
，
不
妨
繞
一
點
路
避
開
堵
塞
，

反
而
會
早
點
到
。
」 

 

這
時
除
了
讚
賞
司
機
的
專
業
外
，
同
時
也
再
次
提
醒
自
己
，
看
待
事
情
絕
對
不
能
只

看
表
面
，
陷
於
假
象
，
任
何
事
情
都
有
它
的
道
理
所
在
。
今
天
一
整
天
的
體
會
是
珍
貴

的
，
我
想
生
活
中
的
人
，
或
多
或
少
都
有
一
個
習
慣
，
就
是
面
對
事
情
總
是
喜
歡
用
自
己

的
觀
念
去
解
釋
。
不
過
話
又
說
回
來
：
生
活
中
每
一
件
發
生
的
事
情
，
都
是
在
提
醒
自
己

找
到
不
足
，
修
正
過
於
執
著
的
觀
念
，
這
也
算
是
生
活
中
的
一
種
修
行
。 

  


